《针孔密语》

1978年，返城知青沈砚被安排进供销社当临时工，意外发现旧小人书页脚有针孔暗号。售货员林巧云表面冷脸，暗中用连环画传递消息。两人从互相试探到生死搭档，暗号背后藏着关乎全厂命运的秘密。当暗号指向最后一批返城名额时，沈砚发现——林巧云的真实身份，比暗号更危险。

第1集 针孔初现

△ 午后，供销社后巷杂物间。沈砚蹲在旧书堆前翻捡小人书。
沈砚（抖了抖书页）：得嘞，这本《林海雪原》品相不错，拿回去能换两张工业券。
△ 林巧云抱着一摞账本进来，看见他手里的书，脚步一顿。
林巧云（皱眉）：谁让你动这堆书的？放下。
沈砚（嬉皮笑脸）：公家的破烂，我挑两本怎么了？瞧这封皮，比我岁数都大。
林巧云（上前一步）：少废话，给我。
沈砚（躲开）：别急啊，我看看……咦？
△ 沈砚把书页凑到窗边光下，指腹摸过页脚。
沈砚（收起笑）：巧云，你过来看，这页脚上全是小孔，一排一排的。
林巧云（脸色骤变）：你看错了，那是虫蛀的。
沈砚（摇头）：虫蛀的孔没这么齐。你瞧，三个孔一组，隔五页又来一组——这事儿不简单。
林巧云（一把夺过书）：我说是虫蛀就是虫蛀！
△ 她手上用力，书页被扯裂一角，她慌忙把书往怀里塞。
沈砚（眯眼）：你撕它干什么？我又没说要抢。
林巧云（背过身）：这书潮了，留着生霉，我拿去烧了。
沈砚（跟上去）：烧？你刚还说这是公家的东西，说烧就烧？
林巧云（回头瞪他）：沈砚，返城知青就好好卖你的货，别什么都刨根问底。
沈砚（摊手）：得嘞，我就随口一问，你急什么？
林巧云（压低声音）：我不是急，我是为你好。
△ 她抱着书快步出门，走到门槛又停住。
林巧云（没回头）：这书我烧了，你就当没看见过。
沈砚（站在原地）：烧了？巧云，你左眉梢那颗痣都在跳，你骗不了人。
△ 林巧云猛地转身，一把攥住沈砚的手腕。
林巧云（一字一句）：沈砚，你听清楚了——这书我今晚就烧，你要敢再翻，别怪我不认你这个街坊。
沈砚（盯着她眼睛）：你越这么说，我越想知道这针孔是干什么用的。
林巧云（松手，冷笑）：知道多了，命就短了。
△ 她摔门而去。沈砚低头看自己手心，指腹上沾着一点焦黑灰烬。
沈砚（喃喃）：烧？你怀里那本，封皮还是干的——这事儿不简单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集 烧书疑云

△ 供销社后院，沈砚蹲在灰烬堆里扒拉，指尖夹出半张没烧透的残页。
沈砚（对着残页嘀咕）：烧了？得嘞，这灰还热乎着呢。
△ 林巧云从后门闪出，手里攥着一把火钳。
林巧云（冷声）：沈砚，你属狗的啊？刨我炉灰干什么？
沈砚（扬了扬残页）：巧云同志，你这火烧得不够专业，页脚针孔全留着呢。
林巧云（火钳往地上一杵）：你到底是谁？
沈砚（站起身拍灰）：返城知青，户口刚落街道，档案清白。
林巧云（逼近）：清白？那你为什么认得针孔密语？
沈砚（收起笑）：我爹教我的。他说，这玩意儿能救命，也能要命。
林巧云（眼神一凛）：你爹叫什么？
沈砚（顿了一下）：沈怀远。不过，他三年前失踪了。
△ 林巧云火钳脱手，当啷落地。
林巧云（嗓子发紧）：沈怀远……会计？
沈砚（猛地抓住她手腕）：你认识他？告诉我，他在哪儿？
林巧云（挣开，退后两步）：我不知道。但我知道，你不该回来。
沈砚（从怀里掏出知青证，啪地拍在石桌上）：看清楚，这证背面，也有针孔。
△ 林巧云低头，知青证背面密密麻麻的针眼在月光下泛着冷光。
林巧云（抬头，声音发抖）：这针法……是你爹的。
沈砚（逼近）：所以，书没烧，对不对？你在等人来取。
林巧云（咬唇）：今晚十点，废品站。有人要见我。
沈砚（眯眼）：谁？
林巧云（转身往屋里走）：你来了就知道——不过，带好你的知青证。
△ 她跨进门坎，又停住，没回头。
林巧云（低声）：沈砚，要是你爹还活着，他一定不希望你来。
沈砚（攥紧知青证）：得嘞，那我更得来了。
△ 残页在他掌心被夜风吹得簌簌响，页脚针孔拼出一个模糊的“逃”字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3集 暗号入门

△ 供销社后仓库，林巧云拉上窗帘，桌上摊开那张残页。
林巧云（压低声音）：看好了，针孔不是随便扎的——三个一排是“人”，五个一圈是“等”。
沈砚（凑近）：得嘞，那这个拐弯的呢？
林巧云（指尖点纸）：这是“撤”，当年我爹教我的，北平来的老密码。
沈砚（抬眼）：你爹？他不是——
林巧云（别开脸）：少废话，学不学？
△ 沈砚点头，林巧云把残页翻过来，背面针孔密得像星子。
林巧云（一字一句）：记住，单数排“物”，双数排“人”，连成线就是地址。
沈砚（皱眉）：这谁定的规矩？
林巧云（冷笑）：我爹跟一个北平知青定的，那人也姓沈。
△ 门猛地被推开，周小梅端着搪瓷盆站在门口。
周小梅（胶东腔）：俺跟你说，俺啥也没看见啊！
林巧云（迅速压住残页）：小梅，你什么时候站那儿的？
周小梅（放下盆）：就……就刚才。赵主任让俺盯着你们，可俺——
沈砚（上前一步）：可你什么？
周小梅（搓手）：可俺觉得你们不像坏人。赵主任说，今晚废品站有动静。
林巧云（盯住她）：他还说什么？
周小梅（凑近）：他说，谁去废品站，明天就调谁去扫厕所。
△ 林巧云和沈砚对视一眼。
沈砚（北平腔）：得嘞，这活儿不简单。
周小梅（突然抓住林巧云手腕）：巧云姐，俺替你盯赵主任，你去！俺早看他不顺眼了！
林巧云（愣住）：你——
周小梅（跺脚）：俺爹就是被他扣了救济粮，饿出病的！
△ 周小梅转身跑出门，脚步急促。
林巧云（低声）：她的话，能信吗？
沈砚（摸出知青证）：信不信都得去——只不过，得换个法子进废品站。
△ 他把知青证翻到背面，针孔在灯下亮了一下。
沈砚（眯眼）：因为盯着咱们的，不止赵主任一个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4集 第一单活

△ 废品站院内，废铜烂铁堆成小山，一盏昏黄灯泡在风里晃。
沈砚（压低嗓门）：十点整，人呢？
林巧云（看表）：再等三分钟，老郑从不早开门。
沈砚（踢了踢脚边铁皮）：这地方白天收破烂，晚上收人命，这事儿不简单。
林巧云（瞪他）：少废话，一会儿你别乱开口。
△ 铁门吱呀拉开，老郑拄着拐杖立在门后，先敬了个军礼。
老郑（嗓音发哑）：同志，口令——小人书翻第几页？
林巧云（回礼）：第三页，针孔朝上。
老郑（侧身让路）：进来，动作快点，这叫战术。
沈砚（嘀咕）：一个收破烂的敬军礼，这活儿水深。
△ 老郑从废铁桶底抽出一个油纸信封，递给林巧云。
老郑（低声）：上头交代的，看完就烧，别留尾巴。
林巧云（捏了捏信封）：谁交代的？
老郑（摇头）：不该问的别问，我这条腿就是这么丢的。
沈砚（插话）：郑叔，您认识林师傅吗？三年前防空洞那事——
老郑（拐杖一顿）：小子，命要紧就别提那洞。
林巧云（拆开信封，倒吸一口气）：半张图……厂区布防图？
老郑（脸色一变）：怎么是半张？另一半呢？
沈砚（凑近看）：这标记画到防空洞就断了，得嘞，巧了。
老郑（盯着两人）：另一半在谁手里，你们心里没数？
△ 院外传来脚步声，老郑一把将信封塞回铁桶。
老郑（压着嗓子）：走，后门，快！
林巧云（攥紧半张图）：沈砚，这图拼不齐，咱们谁都活不安生。
沈砚（拉起她手腕）：那就找那半张——不过郑叔，您得告诉我，这单活到底谁下的。
△ 老郑从怀里摸出半枚铜扣，塞进沈砚掌心。
老郑（盯着他）：下活的人，跟你爹穿过同一身军装。
沈砚（手一抖）：您认识我爹？
老郑（关门）：明晚老地方，带图来换下半句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5集 布防图谜

△ 深夜，供销社后院仓库。沈砚把半张布防图摊在木箱上，林巧云举着煤油灯凑近。
林巧云（皱眉）：这半张画的是厂区北面，防空洞入口在哪儿？
沈砚（指图角）：得嘞，您瞧这排针孔，从东往西数第七个，扎得最深。
林巧云（抬头看他）：你倒学得快，谁教你的？
沈砚（笑）：北平念书那会儿，传递小抄练出来的手艺。
林巧云（别开脸）：少贫。老郑说另一半在废品站铁桶夹层里。
沈砚（收起图）：那就去取。不过有件事儿，我得先问明白。
林巧云（灯芯一挑）：问。
沈砚（盯她）：您爹当年在厂里，到底是干什么的？
△ 林巧云手一晃，灯油洒在木箱上。
林巧云（压着嗓子）：售货员，跟你一样，返城知青。
沈砚（摇头）：不对。老郑给我那半枚铜扣，是部队侦察连的标记。
林巧云（咬唇）：沈砚，你非要刨根问底？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图拼齐了，标记指的防空洞，三年前塌过。
林巧云（猛地抬头）：你说什么？
沈砚（指着图上墨点）：这塌方位置，正好压着一条暗渠。
林巧云（声音发紧）：那条暗渠……我爹出事那天，就是去修暗渠。
△ 院外传来周小梅的脚步声，两人迅速收起图。
周小梅（探头）：巧云姐，赵主任问仓库钥匙在谁手里。
林巧云（冷淡）：在我这儿，怎么着？
周小梅（缩脖子）：俺就是传个话，你俩大半夜不锁门，怪吓人的。
△ 周小梅走后，林巧云重新点亮灯。
林巧云（低声）：沈砚，这地方三年前塌过，埋了人。
沈砚（沉声）：埋的是谁？
林巧云（攥紧灯盏）：名单上第一个名字——林德全。
沈砚（愣住）：你爹？
林巧云（眼眶发红）：所以这图，我本不该让你碰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6集 防空洞口

△ 次日深夜，厂区北面荒坡。沈砚打着手电，林巧云跟在后面。
林巧云（拉住他胳膊）：洞口被水泥封了，你打算怎么进？
沈砚（摸出半枚铜扣）：老郑说，这扣子能开侧门的锁。
林巧云（冷笑）：一个瘸腿收废品的，随身带着侦察连的钥匙？
沈砚（顿住）：得嘞，您这话问到点子上了。
△ 远处传来巡逻手电光，两人蹲进草丛。
陈卫东（厉声）：谁在那儿？出来！
林巧云（突然站起来）：陈干事，是我，巧云。
陈卫东（手电直射）：大半夜在荒坡上干什么？
林巧云（拍拍衣角）：找猫，供销社的猫跑了。
陈卫东（盯着草丛）：找猫带手电，还带个男人？
△ 沈砚从草丛另一侧走出来，故意踩断枯枝。
沈砚（懒洋洋）：陈干事，我陪她找猫，犯法了？
陈卫东（眯眼）：沈砚，你一个仓库夜班的，跑这儿来溜达？
沈砚（耸肩）：夜班憋闷，出来透口气，您管得着吗？
陈卫东（上前一步）：把知青证拿出来。
沈砚（摸口袋，脸色微变）：落仓库了。
陈卫东（冷笑）：那跟我回保卫科走一趟。
△ 林巧云突然清了清嗓子，唱起一支老歌。
林巧云（唱腔悠长）：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——
陈卫东（一愣）：你干什么？
林巧云（继续唱）：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——
△ 歌声在夜色里荡开，远处几户人家亮起灯，有人推开窗户。
陈卫东（收手电）：行了行了，别唱了，扰民！
△ 陈卫东转身走开，手电光扫过草丛。
沈砚（低声道）：快走，他从那边绕回来了。
林巧云（拽他）：往洞口跑！
△ 两人摸到水泥封口侧面，沈砚把铜扣插进一道细缝。
沈砚（咬牙）：开了。
△ 铁门刚推开一条缝，身后手电光又亮起来。
陈卫东（喘着气）：沈砚！你掉的东西——
△ 陈卫东举起手里的知青证，封面上针孔在光下清晰可见。
陈卫东（声音发沉）：这证上的针眼，跟布防图一个路子。
沈砚（僵住）：您认识这暗号？
陈卫东（收起手电，压低声音）：进洞说——外面有人盯着咱仨。
△ 铁门在身后合拢，黑暗里传来陈卫东的下一句。
陈卫东（贴着他耳朵）：那半张图，我手里也有一份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7集 知青证危机

△ 防空洞深处，陈卫东的手电光柱扫过潮湿石壁。
陈卫东（压低嗓门）：那半张图，我手里也有一份。
沈砚（退后半步）：您是保卫科的人，怎么也掺和这事？
陈卫东（冷笑）：保卫科？赵德柱让我盯的就是这个洞。
林巧云（从暗处闪出）：陈干事，你把知青证还他。
陈卫东（举着证件）：还？这针孔暗号，三年前就该绝迹了。
沈砚（伸手去夺）：得嘞，您要查我，冲我来。
△ 陈卫东侧身避开，手电光直照沈砚眼睛。
陈卫东（一字一句）：你父亲叫什么，哪年下的乡，说。
沈砚（被光刺得眯眼）：沈怀安，六八年，东北兵团。
陈卫东（突然收光）：沈怀安……会计？
林巧云（挡在沈砚身前）：陈卫东，你到底哪头的？
陈卫东（把证塞回沈砚手里）：哪头？我盯赵德柱盯了两年。
△ 洞外传来三声咳嗽，是赵德柱的暗号。
陈卫东（脸色一变）：他来了。证上的针孔，别让第三人看见。
沈砚（攥紧证）：您知道这暗号谁在用？
陈卫东（往洞口退）：我只知道，用这暗号的人，都活不长。
△ 陈卫东闪身出洞，赵德柱的笑声从外面传来。
赵德柱（慢悠悠）：这个嘛，陈干事，大半夜巡洞，辛苦。
陈卫东（敷衍）：例行检查，赵主任。
赵德柱（突然转向洞内）：里头还有人吧？沈砚，出来。
林巧云（扯住沈砚袖子，低声）：别认，他从诈你。
沈砚（拍拍她手背）：得嘞，我扛。
△ 沈砚走出洞口，赵德柱正笑眯眯地看着他。
赵德柱（递过一支烟）：小沈啊，仓库缺个夜班，你去。
沈砚（没接烟）：赵主任，我白天还得理货。
赵德柱（收起烟，笑容不变）：这个嘛，白天的事，让周小梅替。
林巧云（追出来）：主任，他一个男同志守仓库，不合适。
赵德柱（回头，眼神骤冷）：巧云，你爹要是还在，也不希望你多嘴。
△ 林巧云脸色刷白，攥紧的拳头微微发抖。
赵德柱（拍拍沈砚肩膀）：明天零点，仓库报到。
沈砚（盯着他背影）：得嘞，准时到。
△ 赵德柱走远，林巧云一把拉住沈砚胳膊。
林巧云（声音发紧）：仓库三年前烧过一回，死了两个人。
沈砚（望着黑洞洞的库房方向）：这事儿，不简单。
△ 远处仓库的铁门在风里哐当一响，像有人从里面推了一把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8集 仓库暗格

△ 零点，仓库铁门在沈砚身后合拢，手电光扫过成堆麻袋。
沈砚（自言自语）：得嘞，夜班头一天，先摸摸底。
△ 他踢到墙角一只木箱，箱盖裂开，露出小人书一角。
沈砚（蹲下）：《小兵张嘎》……这书不是早停印了？
△ 他抽出几本，就着手电翻看页脚，密密麻麻全是针孔。
沈砚（手一抖）：跟知青证上的一模一样。
△ 他搬开木箱，后面整整齐齐码着十几箱，封条崭新。
沈砚（念封条）：一九七五年，销毁。
△ 封条完好，箱子却像被人从底下撬开过。
沈砚（眯眼）：销毁的货，怎么全在仓库里？
△ 门外传来脚步声，沈砚迅速把书塞回原位，躲到麻袋后。
周小梅（推门，打手电）：沈砚？俺给你送宵夜来了。
沈砚（从暗处走出）：周小梅，大半夜的，你胆子不小。
周小梅（把饭盒往桌上一搁）：俺跟你说，赵主任让我看着你。
沈砚（接过饭盒，不动声色）：看着我？我有什么好看的。
周小梅（压低嗓门）：他怕你翻仓库西头那排箱子。
沈砚（筷子一顿）：西头？那排箱子上贴着销毁封条。
周小梅（左右看看）：封条是假的！俺亲眼见赵主任半夜贴的。
沈砚（放下饭盒）：你为什么要告诉我？
周小梅（搓着衣角）：俺爹当年就在这仓库上班，三年前那场火……
△ 周小梅突然捂住嘴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
沈砚（声音放缓）：你爹，是烧死的那两个人之一？
周小梅（点头，胶东口音更重）：俺一直想弄明白，那晚到底咋回事。
沈砚（起身走向西头）：得嘞，今儿晚上咱俩一起弄明白。
△ 他撕开一张封条，箱盖弹开，最上面一本小人书没有针孔。
沈砚（翻到扉页）：这本不一样……扉页有字。
周小梅（凑近念）：林建国，一九七三年购于省城。
沈砚（猛地抬头）：林建国？林巧云她爹？
△ 周小梅一把抓住沈砚手腕，指甲几乎掐进肉里。
周小梅（声音发颤）：沈砚，这箱子底下……有东西在动。
△ 沈砚低头，箱底夹层微微鼓起，像塞着一只拳头大的活物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9集 销毁之谜

△ 沈砚蹲在仓库角落，手里捏着那张封条。林巧云举着油灯凑近。
林巧云（皱眉）：你盯着这张纸看了十分钟了，看出花来了？
沈砚（把封条举到灯下）：你看这字，撇捺带钩，不是一般人写的。
林巧云（接过封条，手一顿）：这字……我见过。
沈砚（压低声）：在哪儿见过？
林巧云（别开脸）：我爸的笔记本上。他写“林”字，最后一笔总往上挑。
△ 沈砚猛地站起来，油灯晃了一下。
沈砚（盯着她）：你爸的字？可你爸不是三年前就——
林巧云（打断）：塌方死的。死在防空洞里。尸首都没找全。
沈砚（来回踱步）：得嘞，那这封条是谁写的？三年前的箱子，封条完好，字迹是你爸的——
林巧云（攥紧封条）：你的意思是，我爸死之前，亲手封了这箱书？
沈砚（停步）：不止。这箱书贴着“销毁”，可一本没少。你爸在保它们。
林巧云（声音发紧）：他保这些小人书干什么？针孔暗号，布防图……
△ 沈砚从怀里摸出那半张布防图，摊在箱盖上。
沈砚（手指点着图上的防空洞标记）：你爸是管仓库的，对吧？
林巧云（点头）：管了十二年。
沈砚（抬头）：那防空洞里的东西，你爸知道多少？
△ 林巧云没接话，转身走到货架深处，搬开三摞麻袋。
林巧云（背对着他）：沈砚，你过来看。
△ 沈砚走过去，麻袋后面是一面木板墙，墙缝里塞着一卷发黄的纸。
沈砚（抽出来）：这是……笔记本？
林巧云（嗓子发紧）：我爸的。我藏了三年，没敢翻。
△ 沈砚翻开第一页，上面只有一行字：一九七三年，奉命调换账本。
沈砚（逐字念出）：奉命……调换账本？
林巧云（一把抢过笔记本，手在抖）：什么账本？谁的账本？
沈砚（按住她手腕）：巧云，你先别慌。你爸在仓库干了十二年，经手的东西多了。
林巧云（甩开他）：可这封条是他写的！他明明死了，怎么还能封三年前的箱子？
△ 沈砚忽然转头看向仓库大门，门外有脚步声。
沈砚（低声）：有人。
林巧云（迅速把笔记本塞进怀里）：赵德柱的人？
沈砚（摇头）：脚步轻，不是他。
△ 门缝里透进一丝手电光，周小梅的声音压得极低。
周小梅（门外）：沈砚！林姐！你们在里面没？
△ 沈砚拉开门，周小梅一头撞进来，手里攥着半截粉笔。
周小梅（喘气）：俺跟你说，赵主任刚才打电话，说仓库里进了耗子，明天要彻底清仓！
林巧云（脸色一变）：清仓？那这些书——
周小梅（抓住沈砚胳膊）：还有，俺在办公室地上捡到这个。
△ 她摊开手心，是一张撕碎的纸条，拼起来只有五个字：老社长没死。
沈砚（一字一顿）：老社长……林建国？
△ 林巧云手里的油灯“啪”地掉在地上，火苗蹿了一下又灭了。
林巧云（在黑暗里出声）：我爸……还活着？
△ 仓库外，手电光忽然大亮，赵德柱的咳嗽声由远及近。
赵德柱（门外，慢条斯理）：这个嘛……巧云啊，你在仓库里，跟谁说话呢？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0集 父辈秘密

△ 沈砚掀开箱底夹层，一只油纸包滚出来。
沈砚（掂了掂）：得嘞，分量不轻，不像小人书。
周小梅（往后缩）：俺跟你说，这仓库夜里闹过动静，你可别拉上俺。
沈砚（拆开油纸）：那你先回，明儿赵主任问起来，就说你啥也没看见。
周小梅（跺脚）：你这个人咋不听劝呢！
△ 周小梅扭头跑出仓库，门板摔得哐当响。
△ 油纸里是一张泛黄合影，三个穿军装的年轻人站在洞口。
沈砚（凑近灯下）：中间这个是老郑，左边……林建国？
△ 他翻过照片，背面一行钢笔字：任务完成，灭口。
沈砚（手指发凉）：灭口……灭谁的口？
△ 仓库门被轻轻叩响，孙婆婆拎着马灯站在门口。
孙婆婆（大嗓门）：我就知道你小子在这儿翻腾！
沈砚（把照片往身后藏）：孙婆婆，您怎么来了？
孙婆婆（一把夺过照片）：别藏了，这张照片我找了十年。
沈砚（急）：您认识林建国？
孙婆婆（眯眼看照片）：认识，我给他俩当过证婚人。
沈砚（愣住）：他俩？林建国和谁？
孙婆婆（指照片右边）：这个，你爹。
△ 沈砚手里的油纸掉在地上。
沈砚（嗓门发紧）：我爹……我爹不是病退回了北平吗？
孙婆婆（冷笑）：病退？你爹走那天，是被人架着上的火车。
沈砚（上前一步）：谁架的？
孙婆婆（压低声音）：赵德柱，还有保卫科的人。
△ 孙婆婆把照片塞回沈砚手里，转身往外走。
孙婆婆（头也不回）：你爹临走塞给我一句话——洞里有账，别让巧云知道。
沈砚（追两步）：孙婆婆，您等等——
△ 马灯一晃，孙婆婆已经消失在仓库拐角。
沈砚（捏紧照片）：我爹、林建国、老郑……这盘棋下得够大的。
△ 他翻开小人书扉页，林建国的名字下面，还有一行极淡的铅笔字。
沈砚（凑近辨认）：沈长安……同购。
沈砚（手开始抖）：沈长安，那是我爹的名字。
△ 仓库外传来脚步声，手电光柱扫过窗棂。
赵德柱（门外，慢条斯理）：这个嘛……仓库里怎么还亮着灯啊？
△ 沈砚吹灭油灯，将照片贴身塞进内衣口袋。
赵德柱（推门，笑）：小沈，值夜班辛苦，我带了两个包子。
沈砚（背对门，声音平稳）：赵主任，您这包子，是供销社的，还是省城带回来的？
△ 赵德柱脸上的笑僵住，手里包子捏出了油。
赵德柱（缓缓）：你这话，什么意思？
沈砚（转身，举起小人书）：扉页上写着，一九七三年购于省城——那年您去过省城吗？
赵德柱（沉默三秒，笑）：这个嘛……去过，出差。
沈砚（往前一步）：跟谁去的？
赵德柱（把包子放桌上）：小沈，有些事，问太细，包子可就凉了。
△ 赵德柱转身拉门，门轴吱呀一声。
赵德柱（背对沈砚）：明儿起，你调去防空洞那边巡夜。
沈砚（攥拳）：防空洞不是塌了吗？
赵德柱（回头，笑）：塌了才要巡嘛——万一，里头还有人呢？
△ 门关上，脚步声远去。沈砚低头看掌心，照片背面那行字被汗洇开。
沈砚（对着黑暗）：爹，你到底在洞里……留了什么？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1集 老郑摊牌

△ 沈砚推门进废品站，老郑正往麻袋里塞旧报纸。
沈砚（压着嗓子）：赵德柱把我调去防空洞巡夜了。
老郑（手一顿）：这个嘛……他这是请你去看戏，还是请你上台？
沈砚（掏出知青证拍在桌上）：背面针孔，跟我爹藏的那本小人书一模一样。
老郑（盯着证件，慢慢坐下）：你爹当年，是我们小组的会计。
沈砚（往前一步）：小组？什么小组？
老郑（摸出烟没点）：代号“针孔”，专查救济物资被倒卖的事。
沈砚（冷笑）：查案的，最后查进防空洞里埋着？
老郑（别开脸）：那晚我负责点炮，林工负责封洞。
沈砚（声音发紧）：你亲手炸的？
老郑（攥碎烟卷）：命令是炸洞灭口——可我少装了一管药。
沈砚（愣住）：少装一管……
老郑（红着眼）：洞塌了，人没死。林工从侧缝爬出来又爬回去，说里头还压着账。
沈砚（一把揪住他领子）：我爹呢？我爹在哪？
老郑（没挣）：你爹没出来。
沈砚（手慢慢松开）：没出来是什么意思？
老郑（抬头，一字一字）：意思是——你爹没死，他在洞里。
△ 沈砚后退半步，撞翻凳子，废报纸散了一地。
沈砚（嗓子劈了）：三年了，你守着一个活人不说？
老郑（低头捡报纸）：说了，你们一个都活不到今天。
沈砚（蹲下去，盯着他）：明天夜班，我进洞。
老郑（抓住他手腕）：进洞可以，但你得先答应我一件事。
沈砚（甩开）：说。
老郑（从怀里摸出半截钥匙）：见到你爹，别喊他。洞里有耳朵。
△ 钥匙塞进沈砚掌心，老郑一瘸一拐往里屋走，背影像被什么压弯了。
沈砚（对着黑暗）：洞里有耳朵……那这三年，谁在养着他？
△ 里屋门缝透出一点光，老郑的声音飘出来。
老郑（画外，压得极低）：问得好——所以明天进洞前，先看看你身后。
沈砚（猛回头）：谁？
△ 废品站门口，一个影子一闪而过，地上留着一只绣了梅花的布鞋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2集 洞中有人

△ 防空洞口，铁门锈死。沈砚举着手电，林巧云跟在后面。
林巧云（压低声音）：赵德柱让你巡夜，你还真来？
沈砚（照铁门）：他越是拦，我越得进去。这事儿不简单。
林巧云（拉住他胳膊）：三年前塌方埋了七个人，我爸也在里头。你要送死，别拉着我。
沈砚（回头）：你爸那笔迹，就刻在这门后头。你不进，我自己进。
△ 沈砚用力推门，铁锈簌簌掉落，门缝里透出一股霉味。
林巧云（咬牙）：少废话，手电给我。
△ 两人侧身挤入。洞壁挂着一盏老式煤油灯，灯罩擦得干净。
沈砚（照灯）：灯是新的，油还有半壶——有人住。
林巧云（声音发紧）：这儿离塌方口不到二十米，谁敢住？
△ 沈砚弯腰，从土里扒出一只搪瓷缸，缸沿磕掉一块瓷。
沈砚（吹灰）：缸底有字。
林巧云（凑近，手一抖）：巧云吾儿……这是我爸的字。
沈砚（盯她）：你爸没死。
林巧云（后退，撞到洞壁）：不可能，我亲眼看着他下葬——
沈砚（举起缸）：那坟里埋的是谁？
△ 洞深处传来一声咳嗽，苍老，沙哑。
林巧云（攥紧手电，颤声）：谁？！
△ 煤油灯被人从里面点亮。一个蓬头垢面的老人扶着洞壁走出来。
老人（盯着林巧云，嘴唇哆嗦）：巧云……你长这么大了。
林巧云（手电落地）：爸？
△ 沈砚一把将林巧云拉到身后，手电照向老人身后。
沈砚（压着嗓子）：洞里还有别人——出来！
△ 阴影里又走出一个人，穿着保卫科制服，是陈卫东。
陈卫东（拍着手上灰）：沈砚，你果然能找到这儿。
沈砚（挡在林巧云前）：你跟踪我？
陈卫东（冷笑）：跟踪？我在这洞里，守了三年。
林巧云（失声）：你守什么？
陈卫东（从怀里掏出一份卷宗）：守你爸这条命——也守你沈砚，什么时候自己送上门。
沈砚（瞳孔一缩）：你认识我爹？
陈卫东（把卷宗拍在搪瓷缸上）：你爹沈怀远，二十年前调查组会计，失踪那天，最后见的人——就是我。
△ 卷宗散开，第一页贴着一张黑白照片，照片上两个年轻人并肩站着，一个像沈砚，一个像陈卫东。
沈砚（拿起照片，北平腔都散了）：这照片……你从哪儿弄来的？
陈卫东（盯着他后脑勺）：从你爹的遗物里。他没死，但他也不敢出来——因为出来，就得死。
林巧云（抓住沈砚手腕）：沈砚，这人不简单。
陈卫东（转身往洞深处走）：跟上。你爹留了东西，只能给你一个人看。
△ 沈砚迈步，林巧云死死拽住他。
林巧云（低声，带刺）：他要害你，洞里没人知道。
沈砚（掰开她的手）：他要是想害，刚才就动手了。你在洞口等我，半小时不出来，你就烧书。
△ 沈砚跟着陈卫东走进黑暗。林巧云站在原地，捡起地上的搪瓷缸，缸底那行字被手电照得发白。
林巧云（对着黑暗，嗓子发紧）：爸，你到底还瞒了我多少事？
△ 洞深处，传来沈砚一声短促的惊呼，随即没了动静。
林巧云（猛地转身）：沈砚？！
△ 煤油灯，灭了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3集 假死真相

△ 洞口，搪瓷缸滚落在地。林巧云举着煤油灯，火苗被穿堂风吹得东倒西歪。
林巧云（压着嗓子喊）：沈砚，你应我一声！
△ 洞里只有回声。她咬牙往里走了三步，脚下踢到一样东西。
林巧云（蹲下，手一抖）：知青证……他的知青证。
△ 背后突然亮起手电光。赵德柱站在洞口，身后跟着两个壮汉。
赵德柱（慢条斯理）：这个嘛，巧云啊，大半夜的，你跑防空洞来做什么？
林巧云（起身，把知青证攥进掌心）：找猫。赵主任管得着吗？
赵德柱（笑）：找猫？我瞧着，是找爹吧。
林巧云（脸色一白）：你说什么。
赵德柱（踱步）：你手里那搪瓷缸，我认得。当年是我亲手放进洞里的——连同你爹的“遗物”。
林巧云（声音发抖）：你放进去的？
赵德柱（叹气）：这个嘛，塌方那天，我就在洞外头站着。你爹没死。是我把他关在里头的。
△ 林巧云猛地冲上去，被壮汉架住胳膊。
林巧云（挣扎）：你关了他三年！你还是人吗！
赵德柱（掏出手帕擦手）：小声点。我要不是人，你爹早成骨头了。我给他留了水，留了粮，留了这条命。
林巧云（红着眼）：为什么。
赵德柱（压低声音）：因为他手里有本账。那本账要是见了光，掉脑袋的不止我一个。
林巧云（冷笑）：所以你把他当人质，养在洞里。
赵德柱（摇头）：养？这个嘛，是“存”。存着，比杀了有用。
△ 洞深处传来石块滚落的闷响。赵德柱脸色一变，朝里张望。
赵德柱（沉声）：里头还有谁？
林巧云（盯着他）：沈砚。他进去找人了。
赵德柱（第一次急了）：谁让他进去的！那两个壮汉，给我把他拖出来！
△ 两个壮汉松开林巧云，往洞里冲。林巧云抄起搪瓷缸，狠狠砸在赵德柱脚边。
林巧云（一字一句）：赵德柱，你今天动沈砚一下，我明天就把“供销社主任私囚活人”八个字，贴满全县城。
赵德柱（眯眼）：你敢。
林巧云（逼近）：我爹教我的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
△ 洞里突然传出一声巨响，整面洞口震下细土。赵德柱后退一步。
赵德柱（失声）：炸了？谁在里头动炸药？
△ 烟尘中，沈砚扶着石壁走出来，满脸是灰，手里拎着一只生了锈的铁盒。
沈砚（喘着气，北平腔）：得嘞。赵主任，这盒子上刻着您的名字——您说，里头装的是账，还是您的命？
△ 赵德柱盯着铁盒，额角渗出汗珠。
赵德柱（声音发紧）：这个嘛……沈砚，你爹当年，也是这么跟我说话的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4集 主任摊牌

△ 次日清晨，供销社办公室。赵德柱把知青证摊在桌上，手指敲着背面那排针孔。
赵德柱（笑呵呵）：这个嘛，小沈，你解释解释，一个返城知青，证上扎这些眼儿干什么？
沈砚（靠着门框）：扎着玩，不行吗？
赵德柱（摇头）：行。可省里要是问起来，就不行了。
沈砚（走过去坐下）：赵主任，您到底想要什么？
赵德柱（收起笑）：我要你用暗号，把林父从洞里叫出来。
沈砚（挑眉）：我一个外人，哪会什么暗号。
赵德柱（推过一本书）：别装。巧云教过你，针孔排三行，就是“归队”。
△ 沈砚盯着那本书，没说话。
赵德柱（慢悠悠）：这个嘛，我不瞒你。当年炸洞，我是副手。
沈砚（抬眼）：主手是谁？
赵德柱（顿了顿）：老郑。可他心软，放走了林父。
沈砚（冷笑）：所以您伪造了死亡报告，骗了巧云三年。
赵德柱（叹气）：我保他一条命，他得谢我。
沈砚（站起来）：您保他，是怕他手里的东西。
△ 赵德柱脸上的笑彻底没了。他站起来，走到窗边。
赵德柱（背对着他）：林父手里有本账，记着当年调走的救济物资。那账要是见了光——
赵德柱（转身）：我死，你爹也得死。
沈砚（一震）：我爹？
赵德柱（意味深长）：你爹当年也在调查组。你回去问问你娘，你爹是怎么“失踪”的。
△ 沈砚手撑在桌沿上，指头收紧。
赵德柱（把知青证推回去）：三天。把林父叫出来，我保你俩平安。
沈砚（拿起证）：我要是不答应呢？
赵德柱（笑）：这个嘛，我停了仓库供应，供销社一停摆，巧云的饭碗就没了。
△ 沈砚走到门口，停住。
沈砚（没回头）：赵主任，您这算盘，打得真响。
赵德柱（坐下）：彼此彼此。
△ 沈砚拉门出去，门缝里闪过一个人影——周小梅捂着嘴，缩在走廊拐角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5集 两难选择

△ 沈砚推开仓库门，林巧云正往货架上补货。
林巧云（没回头）：赵德柱找你谈了什么？
沈砚（靠在门框上）：三天，把您爹叫出来。
林巧云（手一顿）：你答应了？
沈砚（摇头）：得嘞，我像那种人？
林巧云（转身瞪他）：那你愁什么？
沈砚（压低声音）：他停了仓库供应，你饭碗要砸。
△ 林巧云把手里罐头往架上一墩。
林巧云（冷笑）：少废话，砸就砸。
沈砚（走近一步）：巧云，这事不简单。
林巧云（别开脸）：他拿我逼你，你就拿我挡回去？
沈砚（叹气）：我挡了，你明天就得卷铺盖。
林巧云（声音发紧）：那你想怎样，把我爹交出去？
沈砚（压着嗓子）：我在想第三条路。
△ 窗外传来货箱碰撞声，两人同时噤声。
林巧云（低声）：什么路？
沈砚（掏出知青证）：他用假账逼我，我就用真暗号召他。
林巧云（抓住他手腕）：你要引他进洞？
沈砚（盯着她）：得让他自己走进去，走不出来。
林巧云（松手，嗓音发哑）：那洞里，真有活人吗？
△ 沈砚没答，把知青证翻了个面。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赵德柱不知道，洞里的暗号，我早改了。
林巧云（怔住）：什么时候改的？
沈砚（收证入兜）：昨晚。他收到的地址，是假的。
△ 走廊尽头传来脚步声，周小梅端着茶盘探进半个身子。
周小梅（胶东腔）：俺跟你说，赵主任刚往省城挂了电话。
林巧云（脸色一变）：你听见什么了？
周小梅（放下茶盘）：他说……林父若现身，立即上报。
沈砚（与林巧云对视）：得嘞，第三条路——先下手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6集 小梅倒戈

△ 沈砚快步穿过走廊，周小梅贴在墙角，手还在抖。
沈砚（压低嗓子）：你都听见了？
周小梅（捂嘴）：俺、俺啥也没听见。
沈砚（挡住她去路）：小梅，赵德柱要拿巧云的饭碗逼我交人，你听见了。
周小梅（别开脸）：俺就是个卖货的，你别拉俺下水。
沈砚（紧盯）：你娘在乡下吃的救济粮，是谁扣下的？
周小梅（猛地回头）：你咋知道？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赵德柱把救济物资倒卖到黑市，账本就在他办公室保险柜里。
周小梅（搓着衣角）：俺……俺进去送过报表，见过那个铁盒子。
沈砚（上前半步）：钥匙呢？
周小梅（声音发颤）：他贴身挂着，连洗澡都不摘。
△ 远处传来赵德柱的脚步声，周小梅一把将沈砚推进杂物间。
赵德柱（停在走廊）：这个嘛，小梅，你站这儿干什么？
周小梅（赔笑）：俺找报表，主任，明天的货单还没填。
赵德柱（慢悠悠）：巧云那边，你替我多盯着点。
周小梅（点头）：俺晓得，俺晓得。
△ 赵德柱脚步声远去。周小梅推开门，沈砚正盯着她。
沈砚（沉声）：你替他盯巧云，还是替巧云盯他？
周小梅（咬了咬嘴唇）：俺娘说过，吃谁的饭，不能砸谁的锅……
沈砚（打断）：可你娘也说过，不能昧良心。
△ 周小梅从袖口里摸出一把黄铜钥匙，拍进沈砚手心。
周小梅（带胶东腔）：他明天下午去县里开会，三点到五点，保险柜钥匙在他办公室抽屉夹层有备用。
沈砚（攥紧钥匙）：你帮我这一回，往后我保你。
周小梅（眼圈红了）：俺不是帮你，俺是帮俺自己。上个月俺娘来信，说村里饿死了人。
沈砚（点头）：明天三点，我去拿账本。你正常上班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
△ 周小梅抹了把脸，转身要走，又停住。
周小梅（回头，声音压得极低）：沈砚，赵德柱还有一手——他上周给省城打过长途电话，说林父要是现身，立马有人来收尸。
沈砚（脸色一变）：电话里他怎么说的？
周小梅（摇头）：俺就听见这一句，后面他关了门。
△ 周小梅匆匆跑开。沈砚摊开手心，钥匙上刻着一个小小的“林”字。
沈砚（自语）：这钥匙……不是赵德柱的。
△ 他翻过钥匙背面，上面贴着半张褪色的纸片，印着老社长林怀远的名字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7集 暗号召回

△ 仓库内，沈砚把钥匙放回口袋，林巧云推门进来。
林巧云（盯着他手）：你手里攥的什么？
沈砚（摊开掌心）：赵德柱办公室顺来的钥匙，上面刻着你爹的名字。
林巧云（一把夺过）：我爹的钥匙怎么会在赵德柱手里？
沈砚（压低声音）：所以这事儿不简单——你爹活着，赵德柱一直知道。
林巧云（咬牙）：那他还逼我认尸，三年了，我给他磕过头。
沈砚（按住她肩）：现在不是算账的时候，得用暗号把你爹引出来。
林巧云（抬头）：引出来？赵德柱正等着他现身。
沈砚（从怀里抽出一本小人书）：所以暗号得让赵德柱先看见，再让他扑个空。
△ 沈砚翻到页脚，用针尖在纸面上扎出三短一长的孔。
林巧云（抓住他手腕）：你疯了？这是召回令，赵德柱认得。
沈砚（没停手）：认得才好，让他以为咱们今晚动手。
林巧云（松手，低声）：你打算几点？
沈砚（收起书）：后半夜两点，你守在洞口，我进去。
林巧云（别开脸）：上次你差点让陈卫东逮住。
沈砚（笑了一下）：这回我走废品站那条道，老郑给我把风。
△ 林巧云突然从柜台底下摸出一把旧手电塞给他。
林巧云（不看他）：少废话，拿着。
沈砚（掂了掂）：得嘞，这玩意儿比我命值钱。
△ 窗外，一道手电光扫过，两人同时蹲下。
林巧云（贴墙）：陈卫东今晚巡仓库，你怎么出去？
沈砚（指后窗）：翻窗，你替我拖住他三分钟。
林巧云（点头）：三分钟，多一秒我不管你。
△ 沈砚翻窗落地，林巧云整了整衣领，推门迎向走来的陈卫东。
陈卫东（手电照她脸）：林巧云，大半夜在仓库干什么？
林巧云（挡在门前）：盘货，陈干事也要查供销社的账？
陈卫东（往前一步）：我查的是人——沈砚呢？
林巧云（冷笑）：你找他，问我？
△ 陈卫东推开她，手电扫过空荡荡的仓库，后窗还半开着。
陈卫东（转身，一字一顿）：后窗有脚印，新的。
林巧云（心一沉）：野猫罢了。
陈卫东（盯着她）：今晚防空洞那边，我加了双岗。
△ 陈卫东离开。林巧云扑到后窗，远处废品站方向亮起一星火光。
林巧云（低声）：沈砚，你可别撞上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8集 陈卫东底牌

△ 防空洞口，杂草被踩出一条新路。沈砚举着手电，光柱照见洞壁上的粉笔字。
沈砚（读出声）：三号柜，取账。
△ 身后脚步声逼近，陈卫东从暗处走出，手电直射沈砚眼睛。
陈卫东（平静）：我等你半个钟头了。
沈砚（没回头）：陈干事好闲情，半夜蹲山洞。
陈卫东（走近）：赵德柱今晚布了八个人，就等你发暗号。
沈砚（转身，手电对射）：那你呢？你是他哪条线上的？
陈卫东（从上衣内袋抽出一张纸）：省里来的，反贪调查组，代号零七。
△ 沈砚接过纸，借手电看清红头印章，手指一紧。
沈砚（抬头）：你盯赵德柱多久了？
陈卫东（收起证件）：三年，从他虚报防空洞塌方那天起。
沈砚（冷笑）：三年你看着林巧云给她爹磕头认尸，你不动？
陈卫东（沉默两秒）：动了，我全家就得从省城消失。
沈砚（逼近）：那你现在为什么亮底牌？
陈卫东（看向洞深处）：因为赵德柱今晚要炸洞，把林怀远和证据一起埋了。
△ 沈砚手电一晃，照见洞壁深处一道新凿的炮眼，导火索已经铺到洞口。
沈砚（压着嗓子）：几点？
陈卫东（看表）：两点四十，还有二十分钟。
沈砚（转身往洞里冲）：林巧云还在洞口守着！
陈卫东（一把拽住他）：你现在出去，赵德柱的人立刻收网。
沈砚（甩手）：那你说怎么办？
陈卫东（从腰后拔出一把钳子）：剪线，你懂电路不懂？
沈砚（接过钳子）：得嘞，这活儿比扎针孔痛快。
△ 两人摸向炮眼。洞口外，林巧云的手电光一闪一闪，那是约定的三分钟信号。
陈卫东（低声）：你那位姑娘在催了。
沈砚（剪断第一根线）：她急起来能骂街，先干活。
△ 第二根线剪到一半，洞外传来赵德柱的喇叭声。
赵德柱（喇叭里，慢条斯理）：洞里的人听着，这个嘛，把账本交出来，我留你们全尸。
陈卫东（贴着洞壁）：他提前动手了。
沈砚（剪断最后一根）：线断了，炸不了。
△ 沈砚直起身，手电光打向洞顶，那里吊着一只铁皮箱子，锈迹斑斑。
沈砚（愣住）：陈卫东，那箱子上有针孔。
陈卫东（脸色骤变）：别碰——那是赵德柱的备用起爆器。
沈砚（手悬在半空）：起爆器？
陈卫东（一字一句）：箱子连着省城，他一按，大鱼就收网。
△ 洞外，赵德柱的脚步声一步步逼近洞口。
赵德柱（笑）：沈砚，你爹当年也是这么蹲在洞里，替他数钱的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9集 林父现身

△ 沈砚的手悬在铁皮箱上方，陈卫东一把攥住他手腕。
陈卫东（压着嗓子）：我再说一遍，那箱子连着省城，动一下，赵德柱立刻收网。
沈砚（抽回手）：得嘞，那你说怎么办？总不能在这儿干等着他进来数人头。
陈卫东（摸出调查令）：省里给我的期限是今晚十二点，过了，这条线就废了。
沈砚（盯着他）：十二点？现在十点半，你藏得够深啊。
陈卫东（冷笑）：彼此彼此，你翻小人书的时候我就盯上你了。
△ 洞外脚步声停在洞口，手电光扫进来，两人贴壁屏息。
赵德柱（慢悠悠）：沈砚，你爹当年也是这么蹲在洞里，替他数钱的。
沈砚（咬牙）：赵主任，我爹替谁数钱，你心里没数？
赵德柱（笑）：这个嘛，数着数着，人就没了，你说怪不怪。
△ 洞深处忽然传来一声咳嗽，苍老而清晰，三人同时僵住。
陈卫东（低喝）：谁？出来！
△ 一个佝偻身影从暗处挪出，手里攥着一本油布包着的册子。
林父（沙哑）：巧云……我闺女，还在外面吗？
沈砚（失声）：林叔？您真在洞里活了三年？
林父（摆手）：先别问，赵德柱就在洞口，账本不能落他手里。
陈卫东（亮调查令）：老同志，我是省里派来的，账本交给我。
林父（盯他半晌）：省里？二十年前省里也来过人，我兄弟就是这么没的。
△ 赵德柱在洞口喊话，声音陡然发狠。
赵德柱（吼）：林守业，你自己出来，还是我放烟熏你出来？
林父（把册子塞给沈砚）：拿着，你爹的名字在头一页。
沈砚（手一抖）：我爹？
△ 洞外骤然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哨声，赵德柱的声音变了调。
赵德柱（惊）：谁让你们进来的？谁报的警——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0集 父辈恩怨

△ 赵德柱拇指悬在黑匣子上，洞内空气像凝住了。
沈砚（上前一步）：按啊，你按下去，省城先逮的是谁？
赵德柱（眯眼）：小崽子，你唬我？
沈砚（笑）：陈卫东是省里反贪卧底，你这条线早露了。
赵德柱（脸色一变）：陈卫东……
陈卫东（从暗处走出）：赵德柱，收手吧。
赵德柱（后退）：你、你什么时候……
陈卫东（亮出调查令）：从你私卖救济粮那天起。
林父（咳嗽）：赵德柱，你炸洞灭口，就为吞那批物资。
赵德柱（突然大笑）：吞？那批物资是省城有人要的，我算个屁。
沈砚（逼问）：谁？
赵德柱（阴笑）：你以为我傻？说出来，我死得更快。
△ 赵德柱猛地转身往洞口窜，林巧云抄起搪瓷缸砸过去。
林巧云（厉声）：站住！
△ 赵德柱踉跄一步，陈卫东扑上去将他按倒在地，黑匣子滚落。
赵德柱（挣扎）：你们抓我，省城那位明天就动手！
陈卫东（扣住他手腕）：那你就把名字说出来，立功减刑。
赵德柱（喘粗气）：我……我说，是——
△ 洞口突然传来脚步声，手电光乱晃，一个声音先到了。
小豆子（喊）：号外号外！省城来人了，车停厂门口！
△ 赵德柱脸色惨白，林父把账本塞进沈砚手里。
林父（盯着沈砚）：孩子，你爹临死前把真账本换成了假账。
沈砚（攥紧账本）：那真账本……
林父（指账本）：在这儿，第一页是你爹的血指印。
△ 沈砚翻开，一个暗红指印按在父亲名字上。
沈砚（声音发抖）：我爹……到底怎么死的？
林父（别开脸）：他替我死的，赵德柱要炸的是我。
陈卫东（抬头）：沈砚，账本给我，省城那位跑不了。
沈砚（把账本往怀里一收）：不，我要亲手交上去。
△ 洞外汽车引擎声由远及近，一束强光直射洞口。
赵德柱（瘫坐在地）：完了……都完了。
林巧云（拉住沈砚胳膊）：沈砚，外面来的人，你认识吗？
△ 沈砚望向洞口，光里一个身影慢慢走近，脚步不急不缓。
沈砚（瞳孔一缩）：这人……我见过，在知青办档案里。
来人的声音（从洞口传来）：沈砚，你爹的档案，是我封的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1集 最后暗号

△ 洞口，强光中来人摘下帽子，竟是省城知青办的老档案员。
沈砚（压着嗓子）：您……是封我爹档案的人？
老档案员（缓步走近）：封档案是保他的命，可惜晚了一步。
林巧云（挡在沈砚身前）：少废话，你到底站哪边？
老档案员（从怀里掏出一枚旧徽章）：省城调查组，等这份账本等了二十年。
陈卫东（收枪皱眉）：调查令呢？我不能凭你一句话放人。
老档案员（递过一份盖钢印的文件）：赵德柱，你认识这个章吧？
赵德柱（浑身发抖）：这……这不可能，省里那位明明说……
老档案员（打断）：说调查组撤了？那是他放给你的假消息。
沈砚（上前一步）：账本在我这儿，但我有个条件。
老档案员（眯眼）：你说。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赵德柱这些年贪的救济粮，一车一车往回吐。
赵德柱（突然扑上来）：你个小兔崽子——
△ 陈卫东抬臂一挡，将赵德柱反手按在洞壁上。
老档案员（冷声）：赵德柱，你的事慢慢算。现在——
△ 洞外传来密集脚步声，手电光柱乱晃。
老档案员（脸色一变）：不好，那位也带人来了，比我们快一步。
周小梅（从坡下跑上来，喘着气）：俺跟你说！俺看见七八个生面孔往这边摸！
林巧云（抓起沈砚怀里的账本塞进他手中）：沈砚，你走！
沈砚（一把攥住她手腕）：一起走。
林巧云（甩开）：他们不认得我，我留下拖住——
△ 林巧云转身抄起洞口一堆旧小人书，划着火柴。
赵德柱（嘶吼）：你烧书？那上面全是暗号！
林巧云（火光映着脸，冷笑）：暗号早不在纸上了。
△ 火苗蹿起，浓烟滚滚，针孔排列在火光中升腾成一道烟柱。
老档案员（抬头看天）：好丫头，这是给调查组指路呢。
沈砚（拽住林巧云）：走！
△ 两人钻进洞侧灌木丛，身后手电光追着烟柱乱扫。
赵德柱（瘫在火堆边，喃喃）：完了……全完了……
△ 远处山道上，一队人影朝着烟柱方向疾奔而来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2集 针孔不灭

△ 洞口，强光里走出一个穿灰夹克的中年男人，手里拎着旧公文包。
沈砚（压着嗓子）：是你……知青办管档案的孙干事。
孙干事（停步）：二十年前我封了你爹的档案，今天我来开封。
林巧云（挡在沈砚身前）：少废话，你是赵德柱的人还是省城的人？
孙干事（从包里抽出一张调令）：省里专案组，孙怀远。赵德柱只是条小鱼。
赵德柱（猛地抬头）：孙怀远？你不是三年前就病退了吗！
孙怀远（冷笑）：病退是假，查你们是真。这洞里的账，我盯了整整三年。
沈砚（盯住他）：我爹的档案，为什么是你封的？
孙怀远（沉默两秒）：因为封档案的人，才能保住档案。
△ 孙怀远把公文包递向沈砚，包口露出一角发黄的卷宗。
林巧云（没接）：说清楚，我爹和他爹，到底谁害了谁？
孙怀远（看着林巧云）：你爹没害人，你爹是证人。沈砚他爹……
沈砚（一把夺过卷宗）：我爹怎么了？你说！
孙怀远（声音低下去）：你爹是调查组的会计，账做成两份，真的一份藏了二十年。
赵德柱（突然狂笑）：藏？藏哪儿？那洞我炸过三回！
孙怀远（不看他，只对沈砚）：藏在你身上。针孔不是暗号，是账本页码。
△ 沈砚低头翻卷宗，最后一页夹着一枚发黑的针，针尖对着自己胸口。
林巧云（失声）：所以那些小人书……
孙怀远：每一本，都是一页真账。烧一本，少一页证据。
沈砚（攥紧针）：我爹用命换的账，我今天就交上去。
△ 远处传来第二波汽车声，比刚才更密。
孙怀远（脸色一变）：不好，省城那边有人抢功，来的是另一拨人。
林巧云（抓住沈砚手腕）：先别出去，洞里有条老通道，通后山。
赵德柱（爬起来拽住孙怀远裤腿）：孙怀远！你答应过保我！
孙怀远（一脚踢开）：我答应的是保证据，没答应保你。
△ 沈砚拉起林巧云往洞深处跑，孙怀远拎包跟上。
林巧云（边跑边喘）：沈砚，那些书……真烧了怎么办？
沈砚（回头一笑）：没烧。我留了一本，在知青证夹层里。
△ 洞口，第二拨人举着手电冲进来，为首的人喊了一声。
来人（举灯照向洞内）：孙怀远！账本交出来，你儿子的事，我替你瞒了三年！
孙怀远（脚步一顿，脸色煞白）：你……你怎么知道小舟的事？
沈砚（猛地回头）：孙干事，你也有把柄在他手里？
△ 孙怀远缓缓转身，手伸进公文包，摸出的不是账本，是一把锈手枪。
孙怀远（声音发颤）：沈砚，跑。别回头，这本账……我替你挡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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